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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是哪一種，如果能夠走到世界盡頭，也

許都是全新的意義。這個目的地本身就帶着無窮的

磁力和神秘，當足跡行至地球的另一端，在南美大

陸上眺望南極，看着不一樣的風景蕩氣回腸，會突

然驚覺，原來離開只是為了更好回來，所謂的天各

一方，也不過是換個地方，來到身旁。

烏斯懷亞的孤獨燈塔
從沒想到有一天自己真的能來到烏斯懷亞，

這個聽起來有點文藝有點陌生的城市，是阿根廷南

部火地島的首府，西側接壤智利，也是世界上離南

極最近的地方。很多人抱着邂逅南極的夢想，從這

個世界上最南端的城市出發，跨過德雷克海峽，行

經八百公里即可抵達。幾乎是轉瞬間，曾經遙遠而

縹緲的夢，就變得近在眼前了。

烏斯懷亞，在當地土著語中的意思是“美麗

的海灣”。緣起跟澳洲相似，最初都是收容罪犯的

地方。一八九三年設城，這裏三面環山、一面鄰

水，常住人口七萬有餘。特殊的地理位置讓它沐浴

在得天獨厚的風景當中，海灣裏飄過來的風舒適柔

和，天空時時刻刻藍得驚艷。讓人不由得感慨，當

初的流放之地，竟然成了今時今日最耀眼的一粒明

珠。

烏斯懷亞沒有高樓大廈，沒有夜色霓虹，目

之所及都是簡樸、純粹的景象。人們享受着彷彿世

外桃源一般的環境，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現代

社會過出了一種不落凡塵的樣子。街邊小店鱗次櫛

比，猛然看過去卻好像都在靜止。而讓這裏名聲大

噪的，除了世界上最美的日出，還有那曾在無數文

藝作品中出現的一座燈塔。

法國科幻小說家Julio Verne在一九○五年出版

了海盜傳奇小說《世界盡頭的燈塔》，但在東方人

心中，誰也不能忘記張國榮和梁朝偉出演的那部電

影《春光乍洩》。小張說：“一九九七年一月，我

終於來到世界盡頭，這裏是美洲大陸南面的最後一

個燈塔，再過去就是南極。我答應阿輝把他的不開

心留在這裏，留在世界盡頭。”面朝着烏斯懷亞的

燈塔，小張終於聽到了最動人的海的聲音，也明白

了所有的糾結和痛苦，都不如乾淨的一個轉身來得

瀟灑。

帶着一股傷感的氣息，這個紅白相間的燈塔

成了關乎愛情、關乎希望的終極之地，讓人不管走

多遠，都想來到它身邊。其實到了南美，路途就不

遙遠。從烏斯懷亞出發，坐船很快就能到達，如果

是郵輪航行則更有利於看清全貌。當年作為大西洋

和太平洋聯結的通道，因為夜航極度危險，所以才

在水中央設立了這樣一個標誌。它靜靜地站在凸起

的石堆當中，孑然一身，明明毫不高大和華麗，卻

無所畏懼，無所依託。呼嘯的風從山丘裏吹來，前

後左右都是茫茫大海。這樣的景象只有經過的時候

才會屏住呼吸，就好像從來沒有一個實物，能如此

具體地詮釋固執和孤獨，但也只有直面自己的孤

獨，才可以對未來沒有辜負。

合恩角一個人一座島
如果說烏斯懷亞是包容的溫柔的，那麼距離

它並不遙遠的合恩角，則是兇狠冷酷的，甚至因為

風浪大、地勢險要被稱作“魔鬼角”。

如果把南美洲的大陸比作一隻倒立的雞腿，

那麼合恩角正是下方的“關節”所在。它隸屬智利

境內，已經身處於次南極區域，是太平洋和大西洋

的分界線，也是世界五大海角（合恩角、好望角、

露紋角、塔斯曼尼亞東南角、斯地沃爾特西南角）

之一。

在航海技術還不發達的四百年前，這裏是全

世界最險要的航道。無奈的是，在巴拿馬運河還沒

有開通啟用之前，它還是海上運輸的必經之路。地

處兩大洋的縱深地帶、冷暖氣流交匯處，終年波濤

洶湧、氣候寒冷、大霧冰雹和強風不斷，讓所有的

航海者都膽戰心驚，堪稱膽識和魄力的一道“鬼門

關”。據統計，從十七世紀到十九世紀中葉，有超

過五百餘艘遠洋船隻在這裏沉沒，超過二萬餘名海

員喪生，因此也號稱“海員墳場”，是讓航海家血

脈僨張的按鈕，也是榮耀和征服的一種象徵。

即便是航海技術極為發達的今天，合恩角的

存在仍舊讓人望而生畏。筆者乘坐郵輪來到此地，

早早就被告知天氣情況不可預測，每年三百六十五

天裏，幾乎95%的天氣是暴風驟雨，即使是近在眼

前，也不知道一個小時後將會發生什麼。幸運的

是，我看到了魔鬼身上最“天使”的那副面孔，迎

着第一縷日出，三個小時的航行幾乎風平浪靜。遠

遠看着岬角上的信天翁紀念碑，兩塊鐵板切割後形

成了翱翔的信天翁形狀，為了紀念過去葬身於此的

航海員，守護他們不死的靈魂。

傳說最浪漫的事，就是這處岬角上只有一名

守護者：一位智利的海軍軍官和他的家人，那軍官

要工作整整一年才可以換崗。一個人對着一座島，

沒有網絡，沒有商業化，靜靜地迎接着從世界各處

大膽走來的人們，跟你講述一個在流動的時間裏，

早已經凝固的故事。但對聆聽者來說，在這裏，任

何人都能抓住時間的腳步，不問來處。一旦停留，

就是永恆。

伊瓜蘇瀑布生生不息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阿根廷有這樣一個說

法：失戀者要去火地島療傷，而熱戀中人們最嚮往

的，則是伊瓜蘇大瀑布。二十一年前，在《春光乍

洩》的大銀幕上，何寶榮床頭的燈一直是黎耀輝心

中的光；二十一年後的今天，看着他們心心念念卻

最終錯過的伊瓜蘇瀑布，那生生不息的奔流中，

也許早浸潤了更多人情感的歸宿和迷途。

位於巴西和阿根廷邊界上的伊瓜蘇瀑布，同

東非維多利亞瀑布及美加的尼亞加拉瀑布並稱為世

界三大瀑布，它由近三百股大小瀑布和急流共同組

成，總寬度四公里，為世界之最。被兩個國家共同

守護，巴西境內佔有四分之一，瀑布的上游則在阿

根廷一側，彼此遙望，景致各有不同。

這個瀑布的奇妙之處正在於，巴西雖然只擁

有四分之一，卻可以在下游縱覽全貌。不過是兩個

小時左右的步行路程，幾乎都將精華一覽無餘。最

著名的“魔鬼咽喉”也在這裏，順着一座水面橋深

入到最近處，好像稍一探頭，就會被吸到另外一個

世界中去。轟隆隆的水聲震耳欲聾，水浪滔滔傾瀉

而下，在霧氣的氤氳中，多數時候都能遇到一架觸

手可及的彩虹橋，恰好懸浮在水波中央，宛若夢境

一般。此時的你早已忘記自己渾身濕透，唯一能做

的，就是在如此不真實的畫面中心跳加速。

就像人的感情，當你想擁有全部的時候，看

到的反而是滄海一粟。跟巴西一面恰好相反，阿根

廷雖然坐擁瀑布，卻因處在上游永遠無法看到全

景。但慶幸的是這段旅程別有一番滋味，每經過一

段瀑布群，就有截然不同的風景。河上游流過富含

鐵質的岩層，讓不同水流速度的地方呈現各有千秋

的樣貌，時而是稀薄的乳黃色，時而是傾倒而出的

棕紅色，配上崖壁上的植被，有種平靜裏的愜意。

在阿根廷這一側，倒是給了遊人們很多時間去思考

當下，在一段旅程過後做註腳。也問問自己，未來

的生活是要奔流不息，還是娓娓道來？

無怪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評語中說，伊瓜

蘇瀑布，是世界上最大和最感人的瀑布。

來到南美的最南端，是一次超乎尋常的治愈

之旅，因為只有走到世界盡頭，才能驚覺人類哀傷

和寂寞的渺小。也只有走到世界盡頭，看到的希望

才如此鮮活，繼而有勇氣說出：“為何不重新開

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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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一生有兩種狀態，

一種是在“旅行中”，另外

一種，是做個“旅者”。很

多人終其一生沒有去過太多

地方，卻一直是浪蕩漂泊的

旅者，而有的人，則一直帶

着觀望的心態，從自己心靈

的歸屬地出發，去別處找尋

另一種擁有和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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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說中，在合恩角
可看到世界上最美的
日出

▶合恩角上的信天翁
紀念碑（右方）

▶遠望合恩角 ▲南極圈冰川與南美，既遙遠亦接近

▲孤獨燈塔迎接來往旅人

▲伊瓜蘇瀑布巴西方向的魔鬼咽喉


